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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倍
夜
郎
的
︽
深
夜
食
堂
︾
第
二
十
三
夜
，

是
個
關
於
炸
牡
蠣
的
故
事
，
講
父
女
。
跟
前
輩

小
津
安
二
郎
的
觀
點
，
大
異
其
趣
。

炸
牡
蠣
，
即
炸
蠔
。
話
說
食
堂
有
個
叫
村
田

的
盛
男
，
有
天
很
想
吃
炸
牡
蠣
，
來
到
深
夜
食

堂
，
剛
巧
最
後
一
份
炸
牡
蠣
，
給
另
一
位
叫
向
井
的

食
客
要
了
。
村
田
正
沮
喪
之
際
，
向
井
見
他
這
麼
想

吃
，
就
把
牡
蠣
讓
了
給
他
。
二
人
閒
談
之
際
，
年
老

的
向
井
說
到
前
天
他
在
超
市
快
打
烊
的
時
候
去
買
東

西
，
見
到
熟
食
區
有
份
賣
剩
的
食
材
，
可
憐
地
放
在

架
子
上
沒
人
要
，
上
面
貼
了
六
折
又
再
四
折
的
標

籤
，
他
就
想
到
自
己
四
十
三
歲
還
沒
有
出
嫁
的
女

兒
，
連
男
朋
友
也
沒
有
，
很
感
觸
。
村
田
就
安
慰
他
，
說
晚
婚

的
人
很
多
，
他
自
己
就
是
四
十
五
歲
也
還
沒
有
結
婚
，
還
說
，

有
餘
才
有
福
呢
。

那
個
向
井
聽
了
，
就
向
村
田
推
介
他
女
兒
，
她
還
是
護
士

哩
。
村
田
一
聽
見
是
護
士
，
就
十
分
喜
歡
，
在
一
年
後
的
牡
蠣

季
節
就
真
的
娶
了
她
。
故
事
這
才
開
始
。

原
來
新
娘
子
最
討
厭
牡
蠣
，
而
蜜
月
是
去
了
美
國
。
村
田
婚

後
很
少
上
食
堂
，
食
堂
老
闆
有
次
在
街
上
見
到
村
田
夫
婦
，
村

田
跟
在
太
太
後
面
，
大
包
小
包
的
，
像
個
﹁
阿
四
﹂，
相
當
狼

狽
。
後
來
有
次
向
井
去
食
堂
，
很
開
心
，
因
為
女
兒
嫁
出
了
，

家
裡
飯
錢
省
了
一
半
，
他
老
婆
高
興
得
要
命
。
至
於
村
田
，
就

不
太
好
了
，
原
來
他
在
蜜
月
的
時
候
因
為
吃
生
蠔
太
多
，
竟
嘔

壞
了
新
婚
太
太
的
名
牌
手
袋
，
又
要
太
太
終
日
服
侍
他
，
她
十

分
憤
怒
，
以
後
就
﹁
食
住
﹂
了
他
，
一
切
家
務
由
他
做
，
他
十

分
沮
喪
。
村
田
想
，
要
是
當
初
在
食
堂
那
夜
，
沒
有
叫
炸
牡
蠣

就
好
了
。
而
向
井
的
神
情
，
就
像
出
了
手
上
的
壞
牌
般
如
釋
重

負
。跟

先
前
的
盛
女
電
視
節
目
相
比
，
雖
然
同
是
講
如
何
把
女
人

當
貨
物
脫
手
的
經
過
，
但
食
堂
的
故
事
明
顯
高
明
多
了
，
有
情

義
也
有
計
謀
。
小
津
的
電
影
︽
晚
春
︾
和
︽
秋
日
和
︾，
也
是
說

父
母
如
何
為
女
兒
找
夫
家
的
故
事
，
那
可
是
比
較
貼
近
人
心
的

世
界
，
點
出
是
婚
姻
是
人
生
成
長
的
階
段
，
絕
沒
有
要
﹁
出
貨
﹂

的
味
道
。
社
會
進
步
了
，
對
女
人
的
態
度
反
越
見
粗
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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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炸牡蠣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當
今
大
學
生
，
中
英
文
水
準
低
落
不
說
，
不

守
紀
律
亦
眾
矣
。
或
堂
上
喧
嘩
，
或
玩
機
，
或

瞌
睡
，
或
吃
東
西
，
千
奇
百
怪
，
老
師
責
之
，

稍
從
；
不
旋
踵
，
又
故
態
復
萌
。
責
之
不
果
，

罵
之
，
臉
皮
三
尺
厚
，
只
當
發

風
。

教
師
相
聚
，
談
之
莫
不
搖
首
，
我
笑
而
吟
曰
：

﹁
先
生
善
催
眠
，
噓
噓
莫
鬧
喧
；

袖
手
窗
前
坐
，
白
眼
望
青
天
。
﹂

眾
師
一
愕
，
問
是
何
生
所
作
，
我
答
曰
：
﹁
張
愛

玲
。
﹂
眾
師
相
顧
，
甲
曰
：
﹁
有
學
生
喚
張
愛
玲

乎
？
﹂
餘
皆
搔
首
，
曰
：
﹁
冇
聽
過
。
﹂
乙
曰
：

﹁
此
真
大
逆
不
道
，
快
叫
系
秘
書
一
查
此
生
。
﹂
我

捧
腹
大
笑
，
說
：
﹁
此
乃
大
作
家
張
愛
玲
也
，
逝

矣
。
﹂

這
首
打
油
詩
，
真
的
是
張
愛
玲
所
寫
？
這
見
於
方

寬
烈
︽
香
港
文
壇
往
事
︾︵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社
：
二

○
一
○
年
三
月
︶。
方
寬
烈
說
：

﹁
一
九
三
六
年
張
愛
玲
在
上
海
瑪
利
亞
女
校
念
高
中

二
的
時
候
，
經
常
在
課
外
刊
物
︽
國
光
︾
投
稿⋯

⋯

有

一
期
，
她
用
化
名
發
表
舊
體
打
油
詩
，
嘲
笑
校
中
兩

位
男
教
師
，
寫
得
十
分
風
趣
。
﹂

除
了
上
引
一
首
，
另
首
云
：

﹁
鵝
黃
眼
鏡
翠
藍
袍
，
一
步
擺
來
一
步
搖
。

師
母
裁
來
衣
料
省
，
領
頭
只
有
半
分
高
。
﹂

其
謔
甚
矣
！
至
於
用
何
化
名
，
待
查
，
待
證
方
寬
烈
，
只
嘆

其
病
重
倒
床
，
恐
累
翻
書
，
押
後
詢
之
可
也
。
一
代
才
女
，
竟

有
此
戲
作
，
真
女
頑
童
也
。

眾
師
聞
解
說
，
相
顧
一
笑
，
蓋
有
等
﹁
人
之
患
﹂，
確
係
催

眠
大
師
也
。
據
學
生
告
我
，
有
一
兼
職
老
師
，
學
生
從
不
遲

到
，
必
定
早
到
，
蜂
擁
入
室
霸
位
，
霸
後
排
座
位
也
。
生
曰
：

﹁
坐
後
排
，
可
小
㡭
，
可
養
神
，
可
魂
遊
，
可
做
另
科
功
課
，

可
開
電
腦
玩
遊
戲
。
蓋
此
師
口
吐
睡
語
，
難
頂
之
故
也
。
哈

哈
。
﹂

且
說
方
寬
烈
，
今
已
八
十
七
矣
，
去
歲
診
之
患
惡
疾
。
一
聞

此
判
，
方
寬
烈
憬
然
而
醒
，
深
嘆
時
日
無
多
，
即
整
理
舊
作
，

俾
得
以
了
平
生
心
願
，
以
留
後
世
。
此
部
︽
香
港
文
壇
往
事
︾

即
據
他
的
見
聞
和
所
藏
資
料
，
撰
成
段
段
短
文
，
其
中
有
不
少

為
鮮
聞
和
沒
聞
的
文
人
事
蹟
，
極
具
史
料
價
值
。
當
中
不
少
篇

章
，
乃
是
染
病
前
所
寫
，
乃
受
區
區
鞭
策
而
草
就
，
發
表
在
我

所
主
編
的
雜
誌
。
今
病
中
益
勤
，
據
案
奮
寫
，
此
翁
意
志
，
可

敬
可
嘉
。
而
深
信
，
於
今
香
港
文
學
史
料
，
鮮
矣
罕
見
矣
，
方

寬
烈
正
一
活
歷
史
也
。
他
記
憶
中
，
尚
有
不
少
未
書
於
筆
墨
，

唯
祝
身
體
稍
好
，
握
起
如
椽
之
筆
，
噴
薄
而
出
。

書
中
有
篇
︽
葉
靈
鳳
是
特
務
︾，
即
在
我
﹁
慫
恿
﹂
之
下
所

作
。
他
雖
援
引
一
九
八
九
年
日
本
公
開
發
售
一
冊
複
印
本
，
戰

時
香
港
憲
兵
隊
本
部
所
編
刊
的
︽
重
慶
中
國
國
民
黨
在
香
港
秘

密
機
關
檢
舉
狀
況
︾，
葉
靈
鳳
赫
榜
上
有
名
，
列
為
﹁
特
別
情

報
員
﹂，
換
言
之
，
葉
在
淪
陷
時
期
﹁
落
水
﹂，
編
刊
為
飯
碗
，

乃
為
一
班
文
人
謀
兩
餐
，
﹁
逼
上
梁
山
﹂
而
已
。

但
結
尾
時
，
方
寬
烈
仍
有
感
慨
，
指
葉
為
﹁
雙
重
性
格
﹂，

﹁
落
水
﹂
實

非
偶
然
。

正
是
：
研

究

葉

靈

鳳
，
又
怎

能
從
文
獻

而
得
出
一

結
論
？

張愛玲的打油詩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嬉
皮
笑
臉
之
菲
律
賓
阿
基
諾
三

世
，
真
正
的
未
經
歷
過
風
波
浪
急
少

不
更
事
。
前
年
為
求
保
住
自
己
警
員

之
一
命
，
拖
拖
拉
拉
弄
致
八
條
香
港

人
命
枉
死
，
中
國
沒
有
絲
毫
強
硬
表

示
，
他
側
側
膊
就
過
為
菲
國
㟊
盡
了
彩

頭
。
這
次
黃
岩
島
事
件
，
他
又
照
樣
嘻
笑

登
場
，
可
是
這
一
次
中
國
正
要
表
示
國

力
，
不
會
和
你
客
氣
，
嚴
正
發
表
聲
明
：

任
何
菲
艇
敢
發
出
第
一
槍
，
馬
上
把
你
打

沉
海
底
，
而
且
立
即
行
動
，
大
隊
南
海
艦

隊
直
撲
黃
岩
島
，
擺
明
﹁
夠
種
者
你
就
迎

戰
﹂，
這
時
三
世
祖
之
母
親
阿
基
諾
夫
人

一
定
嚴
辭
訓
兒
：
拿
美
國
佬
做
膽
決
無
保

障
，
中
國
佬
把
心
一
橫
，
朝
鮮
一
仗
和
越

南
一
仗
都
打
得
美
國
佬
鬼
哭
狼
號
，
中
國
人
怒
獅
雄

吼
全
世
界
都
得
﹁
借
歪
﹂，
看
你
這
個
嘻
皮
三
世
祖
是

不
是
真
的
敢
來
捋
捋
虎
鬚
？
保
證
如
此
一
吼
嚇
到
三

世
祖
縮
陽
，
中
國
人
到
此
時
才
真
得
吐
氣
揚
眉
。

中
國
以
和
為
貴
，
維
穩
是
尚
，
這
些
年
人
善
被
人

欺
，
越
南
、
泰
國
也
向
大
中
華
耀
武
揚
威
，
如
今
連

菲
律
賓
此
蚊
㡧
小
國
也
來
也
文
也
武
，
以
為
真
是
好

欺
，
香
港
人
則
枉
死
八
命
受
足
冤
屈
氣
，
如
果
真
的

開
火
相
信
香
港
男
兒
要
當
志
願
軍
的
有
五
十
萬
以

上
，
給
你
這
個
福
建
許
氏
家
族
遺
裔
︵
科
拉
桑
夫
人

即
福
建
音
許
麗
裳
之
直
譯
︶
之
數
典
忘
祖
來
一
劑
嚴

懲
反
骨
之
教
訓
。

打
！
真
望
有
此
打
得
成
之
一
天
。

其
實
早
在
枉
死
八
命
之
時
，
就
有
香
港
銀
行
家
說

過
，
龐
大
之
菲
傭
兵
團
每
星
期
日
佔
陷
中
環
，
周
末

加
特
班
辦
外
匯
之
銀
行
，
菲
兵
團
每
周
日
排
隊
急
匯

糧
餉
返
馬
尼
拉
，
那
邊
過
十
萬
個
家
庭
等
㠥
來
應

急
，
交
學
費
、
交
麵
包
費
、
交
租
、
還
債
，
全
賴
之

匯
水
，
香
港
銀
行
業
只
要
來
一
兩
個
周
末
是
按
章
工

作
不
加
周
日
特
別
班
，
馬
尼
拉
便
起
經
濟
大
混
亂
恐

慌
，
如
此
之
國
度
還
要
揚
威
耀
武
﹁
打
中
國
﹂
？
這

些
菲
律
賓
兵
團
真
的
白
天
矇
眼
發
大
夢
，
我
們
還
是

那
一
句
：
﹁
有
種
就
來
試
試
！
﹂

放馬過來
阿　杜

杜亦
有道

已
是
第
二
次
踏
足
四
國
的
香
川
縣
，
六

年
前
由
名
古
屋
搭
乘
新
幹
線
火
車
經
岡
山

轉
到
香
川
縣
的
高
松
市
，
為
的
也
是
安
藤

忠
雄
，
經
高
松
乘
汽
輪
往
直
島
一
日
遊
，

親
灸
地
中
美
術
館
和
周
遭
多
姿
多
采
的
雕

塑
藝
術
。
六
年
後
要
參
觀
的
四
國
村
美
街
館
，

也
是
需
經
高
松
乘
本
地
火
車
到
屋
島
山
。

位
於
屋
島
山
下
的
四
國
村
是
四
國
傳
統
民
房

博
物
館
，
這
裡
陳
列
展
示
㠥
由
日
本
四
國
地
區

各
縣
市
和
兵
庫
縣
匯
集
的
三
十
三
間
舊
民
間
住

宅
，
是
了
解
四
國
地
區
民
俗
文
化
的
最
佳
場
所
。

四
國
村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開
始
營
業
，
在
佔
地

約
五
萬
一
千
平
方
公
尺
的
廣
大
村
落
㛐
有
日
本

江
戶
時
期
至
明
治
時
期
的
珍
貴
建
築
，
如
農
夫

及
漁
夫
等
各
種
職
業
的
古
式
民
房
、
上
演
歌
舞

伎
的
農
村
歌
舞
伎
舞
台
、
古
時
讓
旅
客
歇
腳
用

的
茶
堂
、
儲
存
米
的
倉
庫
、
警
察
局
、
燈
塔
、

石
頭
藝
術
品
、
四
國
村
畫
廊
等
。
香
川
縣
自
古

砂
糖
、
鹽
及
綿
︵
香
川
縣
稱
﹁
讚
岐
三
白
﹂︶
的

貿
易
頻
繁
，
因
此
四
國
村
內
也
復
原
了
糖
屋
、
醬
油
屋
等

多
棟
傳
統
產
業
設
施
。
這
些
建
築
物
都
已
成
為
指
定
文
化

遺
產
，
可
見
四
國
村
建
築
群
的
珍
貴
。

坐
落
在
四
國
村
一
隅
的
四
國
村
美
術
館
，
細
小
卻
精

緻
，
展
示
的
作
品
包
羅
萬
象
，
派
別
多
、
國
家
多
︵
不
少

是
伊
朗
出
土
的
︶，
不
過
可
能
是
安
藤
忠
雄
的
魅
力
過
大
，

館
藏
作
品
無
論
質
感
和
內
容
上
，
均
無
法
跟
戶
外
那
片
沿

屋
島
南
麓
斜
坡
而
建
的
水
景
庭
園
相
抗
衡
，
眺
望
遠
方
高

松
市
的
街
景
與
山
群
，
即
便
混
凝
土
的
材
質
與
古
樸
的
四

國
民
家
是
兩
個
調
子
，
但
卻
像
是
專
為
這
個
空
間
而
設
計

的
角
落
，
靜
坐
其
中
，
環
山
包
圍
及
流
水
行
經
，
一
種
被

大
自
然
洗
滌
的
愉
快
感
，
足
讓
人
在
這
裡
發
呆
一
個
下

午
。本

來
是
為
了
參
觀
安
藤
忠
雄
位
於
四
國
村
的
美
術
館
而

順
道
造
訪
四
國
村
，
或
許
就
因
沒
有
任
何
預
期
心
理
，
四

國
村
內
從
硬
體
建
築
到
園
林
氛
圍
，
卻
讓
人
流
連
忘
返
。

沒有預期的喜悅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觀
乎
人
文
以
化
成
天
下
﹂。

古
往
今
來
，
受
眾
都
認
同
﹁
文
化

是
民
族
之
靈
魂
﹂。
社
會
重
視
文

化
推
廣
發
展
是
核
心
價
值
。
中
國

自
中
共
十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以
來
，

改
革
開
放
至
今
卅
餘
年
，
經
濟
突
飛
猛

進
，
經
濟
實
體
已
成
世
界
第
二
位
了
。

然
而
，
軟
實
力
在
世
界
的
地
位
和
影
響

力
則
有
待
提
高
。
與
時
俱
進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加
強
弘
揚
文
化
，
推
廣
文
化
產

業
，
儘
管
經
濟
下
滑
，
惟
文
化
產
業
化

反
逆
市
而
上
，
顯
然
與
政
策
扶
助
有

關
。周

前
在
深
圳
舉
行
的
第
八
屆
中
國
國

際
文
化
產
業
博
覽
會
，
為
期
短
短
卻
獲

益
巨
大
，
這
與
政
府
文
化
當
局
及
政
策

支
持
有
關
。
劉
雲
山
政
治
局
委
員
曾
強

調
，
要
更
好
地
用
先
進
技
術
傳
播
先
進

文
化
，
㠥
眼
文
化
與
科
技
融
合
，
廣
度

與
深
度
改
造
傳
統
文
化
產
業
，
培
育
新

的
文
化
業
態
，
增
強
文
化
產
品
的
表
現

力
、
吸
引
力
和
感
染
力
。
﹁
文
化
與
科

技
融
合
是
一
項
創
新
性
的
課
題
﹂。
對
我
而
言
，
深

有
體
會
和
認
同
。

為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十
五
周
年
，
香
港
工
商

專
業
協
進
會
、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和
中

天
動
力
等
三
機
構
合
辦
﹁
香
港
移
動
程
式

A
PPSA

N
IT
Y

﹂
比
賽
，
冠
軍
十
萬
元
、
亞
軍
八
萬

元
、
季
軍
五
萬
元
合
共
獎
金
五
十
三
萬
元
，
獎
金

豐
富
，
目
的
是
﹁
三
創
﹂
：
以
創
新
科
技
、
創
新

思
維
、
創
新
就
業
為
主
題
的
手
機
程
式
寫A

PPS

比

賽
，
正
是
青
年
人
最
喜
愛
的
把
文
化
與
科
技
用
創

新
思
維
大
融
合
的
活
動
。
據
主
辦
者
之
一
的IT

人

江
慶
恩
稱
，
該
比
賽
獲
逾
十
個
支
持
媒
體
、
近
卅

個
協
辦
機
構
齊
支
持
。
啟
動
禮
將
於
六
月
十
八
日

下
午
假
會
展
舉
行
。
不
分
區
域
的
參
賽
者
踴
躍
報

名
。
深
信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賽
期
必
有
一
番
競
鬥
。

香
港
並
非
文
化
沙
漠
，
科
技
人
才
也
不
少
。
文

化
氛
圍
也
將
因
政
府
的
支
持
而
提
升
，
多
元
的
文

化
推
廣
，
文
化
產
業
的
增
長
必
將
把
香
港
這
個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城
市
演
變
為
國
際
文
化
大
都
市
，
將

隨
㠥
西
九
文
化
藝
術
區
興
建
而
文
化
氣
氛
日
濃
。

問
題
是
，
香
港
現
時
仍
未
有
文
化
局
設
立
，
未
有

專
職
文
化
官
員
去
釐
定
文
化
政
策
，
推
動
多
元
文

化
發
展
。
無
疑
，
文
化
發
展
仍
有
待
社
會
企
業
齊

贊
助
支
持
才
能
事
半
功
倍
。

發展香港文化產業
思　旋

思旋
天地

擁
有
一
千
零
三
十
三
個
座
位
的

﹁
戲
曲
殿
堂
﹂
新
光
戲
院
大
劇
場
重
新

開
鑼
，
該
地
載
滿
了
香
港
的
集
體
回

憶
。
戲
院
耗
資
千
萬
元
裝
修
，
欲
將

﹁
大
劇
場
﹂
意
向
打
造
成
﹁
東
方
百
老

匯
﹂，
除
不
同
的
舞
台
演
出
外
，
可
播
映
３

D
電
影
。
同
時
，
將
公
演
多
套
本
土
經
典

電
影
：
︽
帝
女
花
︾、
︽
七
彩
胡
不
歸
︾、

︽
行
正
桃
花
運
︾
等
。
院
方
會
否
安
排
原
汁

原
味
的
十
點
半
早
場
，
五
點
半
公
餘
場
等

場
次
，
甚
至
劃
分
成
前
座
、
中
座
和
後
座

呢
？
非
常
期
待
。

開
幕
禮
當
天
，
我
坐
在
前
座
新
椅
子
上

觀
禮
，
第
一
排
就
座
的
有
民
政
事
務
局
副

局
長
許
曉
暉
，
據
知Florence

對
新
光
戲
院

非
常
熟
悉
，
原
來
許
媽
媽
是
標
準
戲
迷
，

經
常
拖
㠥
小
姊
弟
的
手
仔
去
看
電
影
，
亦

會
光
顧
戲
院
大
堂
的
體
重
磅
。

近
日
，
有
報
道
指Florence

在
新
光
戲
院

租
約
問
題
上
﹁
邀
功
﹂。
奇
怪
，
一
向
低
調

實
幹
的
她
，
怎
會
被
人
家
指
作
﹁
邀
功
﹂
？
追
查

下
，
據
知
情
人
士
透
露
，
○
四
年
及
○
九
年
兩
次
續

約
風
波
，
業
界
和
政
府
均
有
參
與
討
論
，
特
別
在
○

九
年
，
這
位
劍
橋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
初
由
金
融

界
轉
任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副
局
長
的
確
參
與
其
中
，
擔

起
幕
後
斡
旋
的
工
作
，
最
終
有
善
長
願
意
支
持
近
三

年
一
千
萬
的
租
金
，
各
方
努
力
下
問
題
得
以
解
決
。

她
一
直
強
調
，
粵
劇
是
源
遠
流
長
的
本
土
文
化
，
不

容
有
失
，
場
地
對
推
廣
文
化
工
作
非
常
重
要
，
希
望

有
更
多
商
業
劇
場
出
現
。

可
能
大
家
對
許
曉
暉
未
必
太
認
識
，
我
們
卻
在
很

多
活
動
中
遇
上
。
最
深
刻
那
次
參
加
元
朗
屏
山
推
廣

圍
村
文
化
的
盆
菜
宴
，
主
禮
嘉
賓Florence

比
我
這
位

司
儀
更
早
到
達
，
四
處
與
村
民
交
流
非
常
投
入
，
最

意
外
，
原
來
她
是
素
食
者
，
不
忍
殺
生
也
。

其
他
場
合
，
我
喜
歡
聽
她
的
演
辭
，
她
會
靈
活
地

將
活
動
主
旨
、
現
場
突
發
情
況
，
很
到
位
地
融
入
講

話
當
中
，
與
大
眾
打
成
一
片
。
事
後
亦
會
關
心
活
動

計
劃
的
進
展
，
甚
至
將
相
片
放
到
網
上
幫
忙
推
廣
。

許
曉
暉
是
否
文
化
局
的
真
命
天
子
我
不
在
意
，

但
，
她
確
是
個
了
解
文
化
政
策
、
熱
愛
文
化
的
有
心

人
，
大
家
要
客
觀
的
、
平
心
靜
氣
的
多
了
解
，
切
勿

只
來
一
句
﹁
我
唔
識
佢
，
唔
知
佢
做
過
乜
。
﹂
便
作

出
抗
拒
。
說
到
底
，
我
就
是
欣
賞
她
恰
如
其
分
，
沒

有
誇
張
，
實
事
求
事
的
低
調
作
風
。

熱家文化的有心人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有一天，我從超市回家，雙手滿滿的東西，

米、麵、油等等。進小區院門的時候，我必須把

東西放下來，找出包裡的磁卡刷卡。正在這時，

我看見十米遠處有一個鄰居，一個40多歲的女子

走過來了。我喘了一口氣，很慶幸地對她笑笑。

我是想當然，有人來開門了，就不用我把滿手的

東西放下再拿起了。

哪裡知道，對方看見了我「明目張膽」的期

待，臉一扭，冷笑一聲說，呵呵，居然等我來開

門，我寧願繞道走（也不讓你得逞）。括弧裡的

話，她沒有說出來，但是意思我領會到了。我吃

驚不小，一開始還反應不過來，等明白了她的意

思，我又好笑，真是又好氣。因為，她為了不讓

我順勢進這個院門，而寧願繞到旁邊的院門，至

少要多走300米，那肯定是不利己的行為。但是，

她就是這麼做了。

此事過去很久，我還在思量這個問題。她不是

陌生人，進進出出的，一個小區裡住了近十年，

低頭不見抬頭見。我和她沒有說過話，也沒有任

何過節。這個小區入伙的時候，開發商說，有12

個院士住在這個小區裡。因為，有某大集團買下

整整一棟樓。當然，也有原住民，就是因為徵用

他們的土地的當地人。我不知道她是誰，但是，

她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為甚麼如此不開

心，以至於順便給鄰居開個門的順勢人情都不肯

做。她的人生都經歷了甚麼溝溝坎坎，以至於使

她活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也有比較相熟的鄰居，我和他們提起此事的時

候，都哈哈大笑。說，是有這樣的人，這不奇怪

啊，林子大了甚麼鳥都有。但我不知道為甚麼會

經常想起這件事，可見此事並非風過無痕，它實

實在在地傷害到我了。而我為甚麼竟然會如此地

脆弱呢？因為，她是我的鄰居。老話說，遠親不

如近鄰，她應該是比我的遠親還要親一點的人，

為甚麼她會如此對待我。呵呵，其實，她也不是

只針對我，她臉上的敵意，是那種無固定目標的

普遍的敵意，也包括對她自己。她心裡的糾結，

不開心，遠遠地從她的步態裡流露出來，想藏都

藏不住。

很快，相似的情景重現。不過，這一次是她提

㠥滿滿的蔬菜水果回家，要進這個院門。我也要

回家，我看見了她，所以，我幾乎沒有遲疑地扶

住會自動關閉的院門，等了至少有一分鐘，等她

進了門，我才把門輕輕合上。她沒有說謝謝我，

甚至，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但是，以後在小區

裡再見到的時候，她的面容，已經沒有了那種明

顯的敵意，雖然也不見有愧色。

我記得讀過幾本關於中國人國民性的書，都說

中國人是沒有公德的。梁啟超在他的《新民論》

裡就說，「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社區裡的椅子有人會拆，樹上的棗子還沒有成熟

就被打落，路燈也有人會手癢癢地砸碎了幾個。

插卡的公用電話亭則成了避雨亭，因為電話機被

人拆走了。每每看見，我都會嘆氣，因為剛好印

證了書上關於國民性的悲觀主義結論。

不過，最讓我嘆氣的一次是在年前的一次相親

的過程中。我的好朋友好心介紹了一位男子給我

認識，他是她的同事，在一個巨無霸超級大媒體

工作。那天，一開始我們相談甚歡，但是，不知

怎麼地就談到了時事。說到了某貪官攜巨款舉家

外逃，他說，他還曾經採訪過他，感覺上應該是

個不錯的人。我說這樣的人應該追回來繩之以法

才對。有點義正詞嚴的意思。

不料，他很不以為然。他說，你那麼激動幹

嗎，他貪的錢也到不了你的口袋裡。我立即回駁

說，怎麼和我沒有關係呢，我是納稅人啊。他損

害的是我們大家的利益。

他不再說話了。冷場了很久，我們就此告別。

他再也沒有聯繫我。我的女朋友問我怎麼回事，

我說了原委，她笑了。她說，男人肯定都不喜歡

你這樣的。我說，我怎麼了？她說，你為了一個

不相干的逃犯，得罪了一個有可能與你百年好合

的婚姻對象，你說你傻不傻。

我想了好久，才告訴她說，我有遺憾，也有慶

幸。遺憾的是，他居然是你的同事，你們可是舉

國「仰視」的大媒體啊，應該代表的是社會的良

心才是啊。她說，你又呆了，你難道沒有聽說過

嗎，就目前來說，所謂社會精英的道德水準，普

遍低於普通百姓的。良心在一個拾荒的老太太那

裡，可能還有。但是，在我們這裡，可能就不多

了。你一定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凡是在我們這

裡做廣告的食品，基本上都是有毒的，不能入口

的。但是，為了錢，我們做，大做特做。

我還告訴她說，我為甚麼要慶幸。因為，我的

百年好合的婚姻對象也就是我未來的老公，一定

是一個有起碼公德心的男子。否則，我不能指望

一個沒有公德的人，會有私德。他會對我好嗎？

我的女朋友也認真想了想說，不一定，因為，

你不是他生的，也不是生他的那個女人，他沒有

必要對你好。呵呵，我們大笑，笑了半天，笑不

出來了。

但是，我笑不出來，還因為，我曾經親耳聽到

一個大男人對我說，他這輩子要負責任的女人，

只有兩個女人，一個是我媽，因為她生了我。所

以，我要對她好。另一個是我的女兒，因為，是

我生了她，我只能對她好。除此之外，我沒有必

要對誰好。呵呵，這個男子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街頭小混混，而是正統教育體制下受過完整教

育，並有相當資產的人。是我有一次參加一個同

鄉會認識的一個有錢人，已經移居國外，女兒在

那裡讀書，妻子在那裡陪讀。他在國內有兩家公

司在運作，所以，他兩頭跑，身邊不缺女人。
我因為是他的老鄉，又是可以談天說地的文化

人，他看㠥我還順眼，就經常拉上我去陪他吃
飯。有時候也有其他女人在，有年輕美麗的，也
有徐娘半老的，與他的關係有遠有近。他詮釋那
套理論的時候，他有點喝高了，所以，算是酒後
吐真言。
而這套理論也不是他的原創。好像，我在不同

的時間，不同的場合聽到過幾次。每次聽到的時
候，我都覺得身處冰窖，寒氣從腳底直達頭頂，
並形成一個氣團，一點一點侵蝕我，把我冰凍了
起來。我就傻傻地想，不知道他的妻子，他的妹
妹或者姐姐，他身邊其他的女性，聽到了會有何
種反應？是會哈哈一笑了之，還是如同我一樣，
如果可能，趕緊在第一時間落荒而逃。而且，今
生今世，躲得遠遠的，離他們遠遠的，再也不見
面才好。

我們身邊的

■此書資料豐富，涉及

文人甚多，值得研究者

參考。 作者提供圖片

■如今鄰里關係越來越生疏冷漠。 網上圖片

公德和私德


